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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周刊 / 教育

■ 本报记者 何冬健

观察大学课堂，人们常说起“后排就
座”现象：教室前两排空空荡荡，后几排
却被挤得满满当当。

玩笑背后，折射出当下高校课堂面
临的现实课题——如何真正吸引学生，
留住他们的目光。

近日，教育部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
课程名单公布，又一批金课脱颖而出，这些
课程连同校园中口碑载道的“人气课堂”，
共同构成了探索课堂魅力的生动样本。

一堂好课，究竟有何魔力？
在浙江多所高校里，记者实地探访

了那些课堂：它们有的是榜上有名的国
家级“金课”，有的是学生心目中的“人气
王”。在那里，记者聆听师生们讲述关于
求知、共鸣与成长的课堂故事。

寻找学问知音
寒假临近，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苏德矿想着给同学们的假期叮嘱事
宜，快步穿过校园，赶去本科生的教室。
他挽起灰色西装的衣袖，开始讲授《微积
分》，四块黑板写满了，拿抹布一擦，很快
又写满了。

苏德矿的《微积分》是国家级线上一
流课程，在校园里也是出了名的“难
抢”。有一年，他给本科生开课，一个班
150 个名额，选课的学生竟多达 3000
人。不少没选上的学生抱着教材来旁
听，能容纳两三百号人的阶梯教室，前三
排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实在挤不
下，苏德矿只能给学生们批条子，申请增
加选课名额。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学生说，苏老
师让枯燥的数学“活”了起来。他总能用
各种有趣的生活哲学，来解释艰涩难懂
的高数定义。比如说到“一元复合函数
的求导”，他这样解释：“就像夏天天突然
热起来，你要脱衣服。脱到怎样算合
适？一件件脱，脱到不热了为止。复合
函数也一样，一层层求导，直到内函数的
导数有公式，就成了。”

浙大物理学院教授路欣的课堂，有
着另一种吸引力。在路欣看来，本科生
教学既要打牢基础，更要点燃学生对学
科的兴趣。他的学生从大二下学期就能
进入课题组，由师兄师姐带着参与基础
实验。“每一步都与真实的科研流程完全
一致，耳濡目染才能找到感觉。”路欣
说。一位调剂进入专业的学生私下说，
自己曾一度觉得物理世界枯燥乏味，萌
生过转专业的想法。在亲手完成第一组
课题实验后，他突然发现了学科的魅力，

“我每周都会在实验室帮忙，这种探索未
知的感觉特别有意思。”

毕业多年的汪诩，至今仍能回忆起
不同老师的课堂细节：有的老师讲解一
条定理，会用多种方法推导验证；有的老
师从不纠结于结果，却能把历史渊源讲
得清清楚楚；还有的老师直言不讳，对不
合格的作业点评“毫无用处”，逼着学生
重新打磨。“现在想来，正是这种真实的
个性，让课堂有了温度和吸引力。”

浙江工商大学未来传播学院党委
书记、副院长李蓉见过一些还停留在传
统教学思路的老师，讲课时板书规规矩
矩，连标点都跟书里一模一样。她不喜
欢这样的教学方式。传统意义上，教育
后辈更像是在学问上寻找知音。在她
的课堂上，教师与学生是动态的“共创
伙伴”关系。“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普
及后，‘闻道有先后’的界限被逐渐打
破，师生都能便捷获取前沿知识。”李蓉
认为，新时代的师生应是“学习共同
体”。通过课程项目协作、学术讨论交
锋或课余深度交流，师生或许能在某段
思想旅程中同频共振，但这种共鸣必须
建立在尊重学生独立性的基础上。教
育从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师生双
向拓展认知边界的过程。

浙大城市学院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
业研究生谢腾龙，至今记得自己的“启蒙
课”。2024 年 5 月，研一下学期的他进
入先进材料增材制造创新研究中心，跟
着导师丁超开展 3D 打印航天器相关的
基础实验。“原本以为土木工程和航空航
天不搭边，没想到实验里要用到材料力
学、结构优化的知识。”谢腾龙说，那段经
历彻底打破了他对学科的认知局限。

他负责的支架优化设计，需要反复
调整参数以平衡航天器减重与刚度提升
的需求，仅实验数据记录就写满了好几
个记录本。“在航空航天结构设计与材
料工程的交叉领域探索的经历，彻底打
开了我的视野。”他说，虽然辛苦，但这
种兴趣最终转化为动力，激发了他在智
能结构与轻质材料设计方向深入探究的
决心。

今年 6 月即将毕业的谢腾龙清晰锚
定了机械结构工程的职业方向。“如果不
是那次实验课，我可能还不确定自己适
合做什么。”他说。

课堂的自然之美
课堂上的知识启蒙，往往会延伸到

更广阔的天地。对浙江农林大学的学生
来说，最好的课堂，有时在天目山的密林
深处。

七八月的天目山，温度超过35摄氏
度，蝉鸣从清晨持续到日暮。王彬教授
带着植物学专业的本科生，背着仪器，
沿着山路徒步三四十分钟，到达预设的
调查区域。长袖长裤、长袜绑腿、防晒
帽⋯⋯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背包里
有测绳、样方框等工具。

拉样方、测胸径、采集标本、安装监
测仪器，学生们分工协作。一位擅长植
物识别的女生蹲在草丛里，用手机拍下
一株紫花地丁，相册里已经存了上百种
植物的照片。“和在课堂上看插图完全不
同，只有亲手摸到叶片的纹理，大家才知
道什么是野外实践。”她翻看着照片逐一
标注物种名称。

晚上回到野外基地，师生们的工作
还没结束。他们就地铺开标本夹，先铺

上一层瓦楞纸，再覆上一张吸水草纸，然
后放上新鲜的植物标本，再盖上草纸和
瓦楞纸，如此重复叠放，最后用绳子将标
本夹捆得紧固平整。接下来的几天，每
天都要更换草纸，直到标本完全干燥。

“这个过程虽然繁琐，但能让标本长久保
存，成为后续研究的资料。”王彬说，野外
实践教会学生的，不仅是专业技能，还有
科研的严谨与耐心。

天目山已经成为长三角高校重要的
野外实践教育基地。由南京大学、复旦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30余所高校组成
的天目山大学生野外实践教育基地联
盟，每年都会组织数千名学生前来开展
实践教学。仅浙江农林大学，就有 5 所
学院、11 个教学项目、29 门课程在天目
山自然保护区实习，先后建成植物学教
学实习样带 7 条、森林保护学实习教学
样区5个。

这种对科研的坚守与探索，在浙江
一些高校内还形成了有序传承。每年夏
天，浙江大学的师生都会奔赴天南海北

“捕蜂追蝶”，足迹遍布全国 85%的区
县。对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来说，采集
昆虫标本的野外实践课，是一门延续了

近百年的传统课程。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几乎每一届

浙大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都要参与这
门课。经过数十年发展，它成为“病虫生
物学专题教学实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组学生在两周野外实践中，平均会采
集 15 个目、90 个科、300 个以成虫为主
的昆虫个体，完成鉴定后制作成合格标
本。

浙大昆虫标本馆的库房里，负责实
验教学的教师吴琼从恒温冷藏柜中取出
一个标本盒，里面装着两只酷似枯黄树
叶的昆虫标本，标签上清晰写着：“1939
年采集于广西宜山，叶䗛科”——这便是

“镇馆之宝”。
“这些标本是抗战时期留存的遗

产。”吴琼指着泛黄的标签说，当时浙大
西迁，时任农学院院长蔡邦华院士，以及
祝汝佐、程淦藩、屈天祥等著名昆虫学
家，在颠沛流离中依然坚持采集昆虫标
本，给学生讲授昆虫分类、生态学知识。

“有些老师丢了家当，也不肯放弃这些标
本，拼尽全力把它们平安运回杭州。”

这些跨越近百年的标本，不仅是珍贵
的科研资料，更传承着老一辈学者“不畏艰

难、坚守治学”的精神。“每次带学生参观标
本馆，讲起这些故事，学生们都很受触动。”
吴琼说，这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动心动情打动人心
“研究生面试时，我常问学生两个问

题：本科哪门课印象最深？哪本书你印
象很深？有机会再追问有没有独特的感
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说，
有的学生会回答“没有”，即使有，独特的
感受也很淡薄。

这背后是成长的“空心化”——学生
习惯被动接受知识，失去主动探索的热
情。

有业内专家也注意到本科教育中的
问题。“很多顶尖大学忙着冲世界一流，
评价的指挥棒指向了论文、课题和奖项，
老师的科研任务繁重，对本科生尤其是
大一大二学生的教学投入不够。”一位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的专家坦言，“有些课
堂成了走过场，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敷衍
听课，这样的课堂自然无法打动人心。”

李蓉更希望能够唤醒“学科使命
感”。人文学科的学生需要理解信息传播
如何影响社会文明进程。教师也要帮助
学生看到专业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从而主
动探寻自身角色。“在保持旺盛的好奇心
之外，帮助他们保持对伦理道德的坚守。”

如何让课堂重新焕发生机？在课程
设计上，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借鉴了国

外高校的经验。普林斯顿大学数学专业
学 生 要 修 31 门 课 ，其 中 专 业 课 仅 12
门。竺可桢学院在少量数学通识必修课
之外，更注重本硕贯通化培养。“大一时
总抱怨《线性代数》《微积分》太难、太抽
象。”一名竺可桢学院的学生回忆，直到
后来进入课题组做科研，才发现这些“抽
象的公式”都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就像
武侠人物背诵的内功心法，当时觉得没
用，到了一定境界才明白其价值。”

这种搞学问的认真劲儿逐渐感染了
浙江的学生们。一位浙大学生说，他们系
有个出了名的“科学狂人”，有时在地下一
层洗完澡拎着澡盆遇到学弟，聊起一个物
理问题，两人站到深夜还意犹未尽。

每年九月新生入学，带过多届浙江
省中学生英才计划的路欣都会加开一次
自愿参加的讨论课，主题不是专业知识，
而是“为什么上大学”。他曾遇到过一个
延期毕业的学生，挂科后找他求情。两
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没得到他“为什
么上大学”的答案，“上大学只是获得一
个机会，不是人生的终点。找到自己真
正想做的事，比拿到文凭更重要。”

他见过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对事
物缺乏好奇心，“这是最大的智力浪费。
大学期间，最该做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热
爱的事，保持探索的热情。”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报告
厅，2023年曾走进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当门被推开时，走廊里的学生还在
往内涌动。这场诺奖得主的讲座没有
空位，有人攥着笔记本想记前沿知识，
有人好奇科研背后的故事，更多人只是
想亲眼见见这位分子机器领域的权威
科学家——201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教授。

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一名学生
起身发问：“作为诺奖获得者，您对我们
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年轻一代有什么建
议？”报告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司徒塔特
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开：“‘克服困难’是
一个世界级难题，我们的身边可能会有
来自同伴或老师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可
能是否定的、消极的，但英语中有这样一
句谚语：刀枪棍棒伤害的只能是我的身
体,语言却动摇不了我分毫，所以尽量无
视就好了。”

这段对话后来被学生转发到 BBS
（网络论坛）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有
学生写得浪漫：“我学生物，所获得的不
是权力和金钱，而是获得了对大自然卓
越之美的惊鸿一瞥。”也有学生意识到：

“人的一生中只能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
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才能坚持下去。”

去年夏天，这群学生默默记住了浙江
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琰铭在
2025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分享的三句
话。第一句是《周礼》中的“知者创物”，创
新创造属于后发行为，先有所学，方有可
创；第二句是列宁的箴言“世界不满足人，
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人要用
实际行动改变现状、创造未来；第三句是
墨子所说的“故所以功，利于人谓之巧，不
利于人谓之拙”，好的创造有目的性和伦
理性，要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类。

重新定义大学本科课堂的吸引力

什么课，让学生主动走向前排

■ 张娟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立科技发展、国
家战略需求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体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战略任
务。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
创新发展的排头兵，积极探索教育科技
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路径，展现了培
养“会读书的人”成为“会创造的人”的新
型育人生态。

在为“好课”鼓掌之际，我们也要认
识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背景下的
教育改革仍有深水区亟待跨越。当前，
高校建设仍存在重学科建设轻教学研究
的现象，若评价体系仍过度侧重论文、课
题、奖项等传统指标，那么面向未来、鼓
励创新、培根铸魂的课堂文化就难以真
正扎根。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大
背景下，高校如何给学生上“好课”，是一
个值得深度探索的课题。其最终目的是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
养“会创造的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力。

一是转变教学理念。打破传统单向
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以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望和创新思维为导向，支持更多“产
业教授”走入大学课堂，保持与科技前沿
的深度联结，走出“任务化学习”困境，真

正做到“知者创物”。
二是完善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

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鼓励企业、
科研院所和高能级科创平台深度参与课
程设置和培养方式设计，建立以创新需
求为导向的育人模式。

三是以 AI 赋能教学方式变革。以
AI 重塑教学全流程核心引擎，构建全覆
盖的学科知识图谱，优化教学反馈机制，
提供多元化学习场景，支持学生制定个
性化学习路径。

四是完善创新导向的多元评价机
制。完善教师和学生评价改革，将教学
研究、科研实践、创新活动等纳入评价体
系，鼓励教师成为人才培养设计师，支持
学生更多参与科技攻关实践。

五是构建新型育人生态。探索建设
未来学习中心、创新实践基地等科教融
汇、产教融合平台，泛化课堂边界。构建
支持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筑牢学生精
神内核，厚植创新文化土壤。

上“好课”，要循序渐进、持续为之，
必须进一步发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
支撑作用，推动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
才培养良性互动，培养更多“会创造的
人”，有力支撑我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
革发展，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浙
江方案”。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战
略规划研究所所长）

把“会读书的人”培养
成为“会创造的人”

专家观点

浙大城市学院先进材料增材制造创新研究中心的师生在讨论3D打印。 受访者供图

浙江农林大学林学专业的学生在天目山实践基地开展专业实习。 受访者提供

浙江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浙江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师生采集的昆虫标本师生采集的昆虫标本。。 受访者提供受访者提供


